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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傍晚，祖父从外面回来，搬一张竹
椅，坐在院里的花坛旁，架上老花眼镜，边饮
茶，边读《封神演义》——— 这是远在往日近在
眼前的永久一幕，只觉得小院的花很香，空
气很香，祖父的衣衫也很香。
　　祖父看的《封神演义》，也是我童年的读
物，旧版线装，竖排，书前有人物绣像。内中
一幅哪吒，面如敷粉，唇似涂朱，手持火尖
枪，臂套乾坤圈，身披混天绫，脚踏风火轮。
又有一幅雷震子，青面獠牙，胁生双翅，手握
黄金棍，作势如凌空下劈。两人都是我爱画
的，描了一张，又一张。祖父一日见到，脱口
称赞：“有笔法，有骨力，明天给你买沓红纸，
画了过年作门神。”
　　门神，家里去年贴的是尉迟恭、秦琼，那
两位的武艺，岂能和哪吒、雷震子相比，哼。
　　机会难得，我乘机向祖父请教：“《封神
演义》第十一回写阴阳官负责报时刻，阴阳
官不是应该管风水的吗？”
　　“元朝才设阴阳官，掌管天文、历法、气
象、占卜。商朝没有这个职位，是小说家的胡
编。”祖父解释，“商朝也没有风水这一说，风
水学兴于晋朝，祖师爷是郭璞。”
　　“那么，三国时期也没有风水学了，”思
维跳跃，“我以为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也是风水先生哩。”
　　“天地本身就是大风水场，日月山川，花
草树木，飞禽走兽，无处不在。”这是祖父的
本行，“比如，你可以把刘备看作水，把诸葛
亮看作风。”
　　“倒过来不行吗？”这是很奇怪的。
　　“不行。”祖父胸有成竹，“刘备是主，诸
葛亮是辅。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西游记》呢？”话出口又懊悔，这种闲
杂之书，估计老人家不看的。
　　祖父居然也了如指掌，他说：“唐僧是唐
朝的和尚，唐在晋之后，已然有了风水学。唐

僧师徒四人的关系，这里面就大有风水文
章。”
　　摇头，这不是我小脑瓜所能参透的。
　　四弟把祖父定为晚清遗老，就年龄来
说，委实是这样。据祖父修的家谱，曾祖父以
上，家境殷实，也出过读书仕进人物。曾祖父
本人，当过乡董，类似如今的乡长。祖父生于
1887年，时为清光绪十三年，幼入私塾，饱读
四书五经。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1912年清帝
逊位，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生于末世
运偏消”，算得上是遗少了。步入晚年，自然
就是遗老。然而，祖父既没有在晚清获得任
何功名，更在民国初期，遭遇兵灾匪难的家
族巨变，大户沦为赤贫，曾祖父为此椎心泣
血，抱恨离世，作为长子，他要站出来支撑这
个风雨飘摇的家族——— 想要当遗少，也是不
可能的了。祖父必须自立，为生计寻找一条
出路。
　　清人黄景仁诗曰：“十有九人堪白眼，百
无一用是书生。”祖父这个书生，于“百无一
用”之际生出了一个匪夷所思而可思的想
法：当风水先生。
　　家乡是不能待的了，人人知道他的底，
于是东去一百里外的海滨——— 现在的合德。
　　祖父说过，当时是一望无际的滩涂，这
地方稍微高爽一点，不叫合德，叫“干饭港”，
也就是渔民、盐民休息时吃干粮的港湾。祖
父初次前来踩点，仅见五户人家。然而，他最
终选择在这儿落脚，原因何在？
　　在于晚清状元、近代实业家张謇的一个
决策。1918年，张謇在此地创建垦殖公司，招
募大批启东、海门人入境垦荒植棉。查《合德
镇志》，1863年，始有移民一户二人，1917年，
为三户十九人，1919年，暴增至一千二百人。
由是估计，祖父携祖母落户合德，属于闻风
而动，见机而行，时间约在1919年左右。
　　唐诗有云：“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

报恩人。”若干年后，我撰文替祖父感谢张
謇，题目就叫《张謇是一方风水》。
　　俗称“一命二运三风水”，命是天生，运
是机缘，风水在于人择人养。在合德，张謇是
大风水，祖父是小风水。
　　祖父育有三男三女，均留在老家。长子，
也就是我的父亲，时年十三四，仍在读私塾。
至十六岁，身高一米八，膀阔腰圆，弃学，成
家，挑重担了。未久，因外公外婆举家移居上
海，也弄了一条船，去沪上闯荡。长兄即在

“十里洋场”出世。这一南下，就是十年，其间
酸甜苦辣，记下来，就是一部颠沛流离史。父
母从来不讲，我仅听说父亲当过装卸工、拉
过黄包车，对外滩和苏州河一带，十分熟悉。
1932年，日本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局
势动荡，日子难混，也就摇橹北归，投奔祖
父，摆弄风水罗盘。
　　二叔父，器宇轩昂，风流倜傥，但吾父老
实憨厚，三叔父木讷少言，形象大打折扣。彼
时乡俗，男女在孩童期就由“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订下娃娃亲。我父母的结合就是这个
模式。轮到二叔父，他生性叛逆，撇开祖父早
先为他订下的亲事，私下与邻庄张姓女子谈
起自由恋爱。祖父严加阻止。毕竟是民国了，
社会进步，人性开始苏醒，二叔父铤而走险，
与心上人远走高飞，去了盐城南边的兴化。
祖父盛怒之下，与二叔父断绝关系。从这件
事看，老人家又的确没有脱离遗老的窠臼。
  我是在祖父母身边长大的。祖母回忆往
事，说得最多的，就是如何给我喂饭。而我印
象最鲜明的，则是祖父如何给我喂字。一张
一张纸片，一个一个汉字，上午喂，下午喂，
晚上还要反刍。
  祖母笑我是“跟屁精”。祖父出门，不管
是上街、会客、洗澡、看戏，以及给人办事，我
都要跟着。风水的玩意我完全不懂，唯记得
祖父为人看阳宅拉线，事毕，一再交代，家前

屋后的几棵树，要修剪整齐，隔壁的小河沟，
要疏理清爽，最好，在河边栽上一行花。
  祖父爱莳花弄草。我记事起，在合德住
过两处房子。老房北依小洋河，西傍一条岔
河的闸口，门前左侧是一个花园，围以竹篱。
园内搁二十来盆盆景。有树，如松柏、黄杨、
银杏。有花，如牡丹、芍药、月季。新房在旧址
南边六十米，西邻小河，有院，盆景是如数搬
过去的，砌有花坛。无论老房新房，都处于镇
子西头的末梢。曾问祖父：“您到合德的时
候，只有几户人家，房子应该建在中心，怎么
弄到现在成了街尾？”
  祖父答：“这是标志，人家好找。”
  这是住在老房子时的事。
  搬到新房，是一九五三年的事，我读小学
二年级。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大概发生在三年
级。祖父爱花，同好有一位薛先生，来了就笑
语晏晏，细论养花的乐趣。祖父爱京剧，东邻
彭大爷是票友，两人一唱就是半天。人说“三
个女人一台戏”，我见过的是两个老男人也是
一台戏。祖父懂命理之学，后来有人找他算
命，他能拒则拒，讲命既已天定，算之无益。
  祖父居家过日，院内一草一木，室内一
案一桌，案上一砚一笔，桌上一碗一筷，都讲
究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就像他笔下的小楷，
一笔一划，都规规矩矩，一丝不苟——— 人的
言行举止也都对应着天地的大风水。
  小学五六年级，我常带要好的同学来家
玩。祖父一日兴起，跟我传授观人之术。如
某人容貌清明，天高日晶，贵不可言，有将军
之相；某人有侠义之心，堪作八拜之交，但五
官突兀，显示道路坎坷；某人聪慧过人，百伶
百俐，可惜参错骨立，身体单薄，务必要加强
调养、锻炼。老人家看人用的不是相书上的
术语，倒有点像地理上的词汇，我左耳进，右
耳出，全不当一回事。孰知，几十年后，竟一
一应验。

　　近日，美联社宣布将停止刊发书评栏
目，此举与《纽约时报》今年七月对其文化编
辑部的重组形成了某种呼应，评论认为，该
人事调动意味着《纽约时报》的文化报道也
可能转向视频形式或社交媒体平台。
　　面对媒介形式快速更新迭代，传统的书
评该何去何从？
　　针对这一现象，界面文化作了一篇《书
评的丧钟为谁而鸣》的报道，该文采访了书
评人、评论家、出版社编辑、社交媒体编辑等
相关人士，受访者普遍认为，在今天这个时
代，书评空间在逐渐消失，人们已经习惯短
阅读，被信息海洋湮没的“手机人”，已经没
有耐心阅读一篇严肃的书评。
　　因此，“书评人在消失”，那些社交平台
的读书博主们成了出版社推书的新目标，

“书评，还有什么用？”或不如一条笔记或者
视频能带货。
　　《华盛顿邮报》书评人罗恩·查尔斯针对
这种现象发表了评论，他认为，在这个碎片
化的媒介环境中，书评依然承载着不可替代

的独特价值。尽管书评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且难以吸引足够的流量，但它在维护文学深
度和文化价值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缺乏深
刻书评的文学界将陷入“无人打理的花园”。
　　如果新闻事业仍然部分是公共服务的
话，那么书评无疑是它最具表现力的贡献之
一，我们应该捍卫它，直到最后一页。
　　尽管我已经不在书评媒体很多年了，也
只是偶尔因媒体约稿写少量书评，但作为曾
经的书评编辑，对书评的衰落始终关注和忧
心。不久前也接受了一次采访，谈及书评及
书评人相关议题，刚好借此机会表达一下我
的看法。
　　媒介的变化，平台的更新，再自然不过，
而真正的书评只存在于纸媒与纸刊，尽管现
在纸质的书评媒体越来越少，但我发表书评
的阵地依然是纸媒。从民国副刊以来，从来
没有一种媒介可以替代纸媒对于书评的意
义，就像董宇辉可以让某本书卖几百万册，也
替代不了这本书的作者想在《新京报书评周
刊》或《中华读书报》发表一篇高质量的

书评。
　　只要纸质的报纸还存在，“严肃书评”就
会一直存在，只不过版面越来越少，书评数
量也越来越少，但正因为少，反而弥足珍贵，
更应该严肃对待。满屏的“AI体书评”和

“小作文体书评”只是暂时的，完全无法替代
书评对于阅读者的意义。
　　书评并没有固定的标准，甚至不成其为
一种文体，随笔、书话、读书笔记、文艺评论
等，都可以称为书评。好的书评应该是可以
独立为文章，而不能脱离开书，否则就失去
其意义。这就像《左传》之于《春秋》，《左传》
虽然是对《春秋》的解释，也可以独立存在，
大多数读《左传》的人不一定要读《春秋》，这
就是《左传》的高明和经典之处。
　　我每次精选自己的文章结集时，对书评
的选择特别小心，如果一篇文章只是应景式
的对某本书的书评，它就失去独立存在的价
值，通常不选入集。而那些能选入集子的

“书评”，一定要是一篇独立的文章，什么时
候读都不过时，甚至能读出新意，这样的书

评才是好的书评，才值得选入。
　　近些年，我侧重“行走”与“阅读”，读完
一本书，总希望带着书到“书的现场”亲自看
看，历史与现实，如何在这里重现，书中读到
的和肉眼看到的，有着哪些联系与差异，找
到阅读的另一种乐趣。
　　有论者谈及“书评人在消失”，其实所谓

“书评人”只是一个说法，并没有这种“职
业”，我也被称为“书评人”，但实际上无法凭
借这个身份获得薪酬回报。“书评人”这个说
法其实挺让人尴尬，尽管每年读书不少，但
真正“评”的书却很有限，基本集中在年底参
加各种好书榜，而为一本书撰写书评，更是
少之又少，自然也跟如今书评纸媒越来越
少，约稿越来越少有关。
　　书评作为一种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字，我
们应该维护这种传统的延续，尽管发表书评
的地方越来越少，但丝毫不影响书评对于阅
读世界的意义，哪怕只是发表在公众号，或
者收录到自己书中，书评，都应该是值得我
们珍视的文本。

　　嘉兴位于江南，水脉如织，古称嘉禾。三国吴黄
龙三年，嘉兴县野稻自生，吴主孙权视为祥瑞，赐名
 “嘉禾”，想来这应当就是禾城雅称之始。嘉兴东
接淞沪，西连太湖，北通运河，南濒钱塘，自古便是
“吴根越角”之要冲，水网交错间，舟楫往来频繁，
孕育出了独步江南的“棹歌”文化。
　　棹歌者，舟子摇橹而歌也，乃吴地民歌之精粹。
从宋代张尧同的《嘉禾百咏》，到明代许恂如的《秀
州百咏》，再到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其间百首
棹歌以湖为轴，串起江南的风物人情，其韵致因水而
生，因舟而咏，因情而发，尽显江南水乡的独特
韵味。
　　初夏，又一次嘉兴之旅，白日遍访坊巷，“僧楼
山塔互峥嵘”，月河景色让人沉醉。城的光影，一城
的景色，常常分不清是今人入了古画，还是古画活成
了风景。
　　这或许就是嘉兴的魔力，每一次重逢如初见般新
鲜，又似故人般熟稔。
　　耳边忽然有棹歌起了：“晴云轻漾，熏风无浪，
开樽避暑争相向。映湖光，逞新妆。”不知是谁在
唱，像柳叶拂过水面，又恍若南湖自己漫出来的声
息。歌声荡开时，岁月也跟着晃，范仲淹说的“浮光
跃金，静影沉璧”一句，就在眼前活了——— 水面是铺
开的宣纸，阳光是碎金，云影是墨团，一荡一漾，便
是水墨长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南湖岸边的烟雨楼仿佛洇染着千年水墨，楼檐铜
铃轻响，似在叩问沧桑，乾隆六下江南曾在此驻跸，
朱墙黛瓦间至今流转着帝王题诗的墨香；长虹桥横跨
在京杭大运河上，暮色中依然勾勒出“长虹卧波”的
绝美剪影。遥想当年，沈括过此桥曾记“运河舟楫如
织”，如今桥边的古槐发了新枝，绿得发亮。这桥是
嘉禾的脊梁，驮过宋元的雨，明清的雪，如今还承着
车水马龙，把过去和现在，缝成了一条不断的线；茅
盾故居的天井里，紫藤花岁岁开落，仿佛在续写《子
夜》里的繁华旧梦……“云明江屿出，日照海流
长”，天空晴朗，江屿清晰可见，阳光照耀下，运河
水悠悠流淌，带着岁月的记忆，奔腾不息。
　　嘉禾棹歌最宏阔的吟唱，当在1921年盛夏。那是
个蝉鸣聒噪的午后，湖面水汽氤氲，将烟雨楼晕染成
淡墨皴染的画轴。这栋始建于五代、得名于杜牧诗韵
的楼宇，即将见证开天辟地的瞬间。
　　舱内汇聚着十三位生气勃勃的英杰，他们是十三
位来自天南地北的先驱者，压抑的声音下，胸膛中涌
动着滚烫的理想。
　　船头划破南湖水，桨声起伏如歌吟，似在为这场
秘密会议伴奏。会议间隙，所有人不约而同望向南湖
的天空，晴天丽日，郎朗清风，他们激动闪烁的眼
眸，一定看到了他们心中正在构建的理想世界。
　　黄昏，代表们在船舱内庄严举手。他们中，那位
穿长衫、身材魁伟高大、相貌堂堂的湖南青年格外引
人注目。多年后，董必武重访南湖，挥毫写下“革命
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
　　岸边柳树垂条蘸水，拂去岁月的尘埃，红船静
卧，木质的船体里，沉淀着百年风雨兼程的密码。清
风徐来，红船随波晃动，宛如一丛跳动的火焰。这抹
红，后来漫过雪山草地，飘过长江天堑，最终在天安
门广场的旗杆上，化作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南湖的
棹歌，也从此有了新的韵律。
　　如今再听嘉禾棹歌，调子里多了几分时代的
节拍。
　　在长三院的实验室里，我见到了林晓宇博士。这
位从上海来的材料科学家，十年深耕后，把家安在了
嘉兴。“这里没有上海的喧嚣，却有让科研扎根的土
壤。”现在的他，已是“半个嘉兴人”，能听懂吴侬
软语，会包肥瘦相间的肉粽，“科研就像煮粽子，得
有耐心等火候，嘉兴就是那个火候正好的地方。”他
的阳台对着运河支流，周末和爱人去月河喝茶，看
“北堂红草盛丰茸，南湖碧水照芙蓉”，科研的严谨
和生活的诗意，在他身上融得恰到好处。
　　杨向东教授的办公室里，总放着一件洗得发白的
运动鞋。这位从清华来的柔性电子领域专家，每次去
企业对接需求，都会换上休闲衬衫和旧球鞋，“这样
像个‘车间师傅’，企业家才愿意跟你掏心窝子。”
他说在这里调研时，常能在运河边遇到晨练的老人，
在烟雨楼旁看见写生的学生，这些烟火气，让原本清
淡的科研生活，多了几分温情。 
　　秀洲区的乡村里，刘锐的白大褂格外显眼。这位
曾在国外研究生态环境的学者，如今把实验室搬回了
嘉兴的田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难，她就带着团队研
发出低价耐用的智慧监测设备，手机上就能看水质数
据，哪里出问题，警报立刻响起。她的办公室窗台
上，摆着一排水样瓶，从浑浊到清澈，记录着治理的
历程。有次去农户家，老大娘拉着她的手说：“自从
有了你们的机器，河里又能淘米洗菜了。”老人的笑
容，让她想起刚回国时的决心——— 要让科技守护住江
南的水，守住嘉禾的魂。
　　窗外的小河泛着银光，农舍的炊烟袅袅升起，科
技的温度，就这样融进了乡村的日常里。 
　　是日，夜归寓所时，细雨沾衣。我推窗望去，但
见月华透过云隙，把雨丝染成银线，蛙鸣从田埂间传
来，时而齐整如鼓，时而错落如诗。案头摆着刚买的
南湖菱，翠衣剥开，暗香漫过舌尖，是江南独有的清
甘。雨歇后，月光漫过窗台，在笔记本上投下竹影，
忽然想起古人说的“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
嘉禾的山水，从来都这样，既养得出千年的棹歌，也
托得起今天的创新。
　　从孙权赐名的那丛野稻，到红船上的理想之
光，再到如今实验室里的微光，嘉兴的水，始终在
唱着新的歌。当棹歌的韵律与科研的节拍在运河上
交织，当千年的人文与现代的科技在这片土地共
生，“吴根越角”的风华，便在新时代里，绽放出
了更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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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从个人的、生活的、具体的情感出
发，鲁迅其实也是充满着矛盾、具有性格弱
点、不那么追求精致、生活随性而自然的凡
人，一切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有着魏晋士
人的风度，有着松弛闲适的情感，周身遍布
的烟火气，反而让鲁迅更具人间气质。
　　鲁迅烟瘾极大，传世的黑白版画不约而
同地要突出他烟不离手的惯常动作，绍兴故
里的鲁迅浮雕，左手举着香烟，烟篆在袅娜
上升。每天要抽30至40支烟，总之只要是醒
着，无论写作思考、会客聊天，鲁迅总是安顿
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烟灰随着手势有意
无意间飘落。鲁迅备有两种纸烟，刻意做出
某种区分，荷包不太充实是主要原因。贵的
前门烟装在白听子里用于待客，便宜的装在
绿听子里自己抽，在北平教育部社会司做佥
事时，喜欢吸哈德门牌的十支装香烟，每五
十支四角到五角钱。抽烟的方式在无意之间
打出招牌动作——— 用大拇指和其余四个手
指拿着，类似于针灸，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
指之间，让人过目不忘。
　　在萧红眼里，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
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拿出香烟、装上
烟嘴，悠然地吸着，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
别无二致。在家人眼里，鲁迅从下午三点钟

起，直到夜里十二点，坐在藤躺椅上陪人聊
天，不断地吸着烟。《野草》的最后一篇《一
觉》中写道“风雨如晦的深夜里，点起一支
烟，思鸣不已。”
　　鲁迅不是不知道抽烟严重损害健康，在
放任与收敛之间，他有意无意间选择妥协，
这与他一贯战斗的姿态多少有些违和。1925
年9月30日，在给许钦文的信中提道：“医生
禁止吸烟、禁止喝酒。所以现已不喝酒而少
吸烟，多睡觉，病也好起来了。”1926 年12 月
3 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今天我发现我
的手指有点抖，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近来
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从此必须减少。”鲁迅
承认在戒烟问题上内心的软弱，“但愿明年
有人管束，得渐渐矫正，并且也甘心被管，不
至于再闹脾气的了。”与香烟相爱相杀、缠斗
一生，直到1936 年10 月逝世的前一天，内山
完造见他“坐在台子旁边的椅子上，右手拿
着香烟……”。
　　鲁迅对美食也不讲究，身为南方人却喜
欢北方饭，对油炸的和硬的东西情有所钟。三
餐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素炒豌豆苗、笋炒咸菜
是标配，客人来了黄花鱼要油煎。幼年家穷吃
辣御寒损坏了胃，馋韭菜合子和荷叶饼却不
能多吃，饭后“脾自美”药丸不可或缺。喝过东

洋墨水却不喝牛奶，偶尔吃点花雕酒，咖啡可
可汽水之类绝对不碰。用餐仪式也是介于有
意无意之间，鸡汤端到眼前，调羹舀一二下就
敷衍了事，味道如何不太在乎。在生活的主调
上，既简又淡，仿佛倪云林的山水，满纸不经
意的云烟，背后却是苦心的经营布置。
　　至于着装，照样以简单实用为主，于有
意无意之间，随着生活环境和时代变迁而流
转。在日本留学时，他穿学生制服或者和服；
回国后在北京工作，常穿长袍和马褂；到了
上海后基本以穿长衫为主，“泯然众人矣”，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打扮。若论特别，就是
鲁迅的长衫总是显得破旧，甚至有补丁。许
广平在做鲁迅学生时，速写过满身补丁、头
发直竖的鲁迅肖像。对于破与旧，显然不是
出于个人爱好，实在是生活窘迫打下的烙
印。夏着白布衫，冬穿灰棉袍，脚蹬黑帆布面
胶底鞋，鲁迅在会见外国友人萧伯纳、泰戈
尔时，也是如此标配。
　　鲁迅的头发看起来硬茬茬，很符合他作
为思想家和批判者的人设。这似乎是无意为
之，因为他本人对理发并不在意，经常一忙
起来就忘记，有朋友调侃：“你的‘地球’怎么
还不削一削？多难看！”鲁迅回答很随性：

“噢！我掏腰包，你们好看！”有意无意地忽

略，曾让理发师技术发挥很不稳健。初见他
衣着简朴，就随意应付，鲁迅就极随意地掏
出一大把钱。再去理发，理发师使出浑身解
数认真对待，鲁迅却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
给他，一个子儿也没多给。理发师不解，鲁迅
答曰：“您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
给；您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
投我以桃李报之以琼琚，坊间笑谈自然未必
为真，却尽显鲁迅在风骨之外的饶有风趣。理
发时有含糊，对发型却很较真。在日本留学期
间，鲁迅剪掉了头上的辫子，既是个人形象的
改变，更是民族意识的宣示。随之而来的是胡
子问题，最初留的是日式“仁丹胡”，中间弯两
头翘，被视为“崇洋媚外”。鲁迅干脆“挥刀成
一快”，毅然把胡子修剪成隶书的“一字胡”。
这个造型伴随着他的后半生，和发型、抽烟一
起构成了个人标识的固有构件，居然也成为
有意栽花、无意插柳的桥段。
　　在历史的尘烟中回眸，鲁迅一生行止，
有意无意之间都有一种规范，处世有节、张
弛有度，张扬也内敛，有所为有所不为。删尽
浮华留真淳，假如刻意多一点情感的参与，
鲁迅也是血肉丰满的人间至爱。用鲁迅自
己的话说：“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
果”，个中深意，难以辩说。


